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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当众骂他“死同性恋”
开始和同性交往没多久，“小蘑菇头”便

被同学发现和男孩手牵手逛街。
“他是同性恋！”
“变态！”
“神经病！恶心！”
各种鄙夷的声音从教室的角落里传出

来，他所到之处，总有一些像看怪物一样的目
光落到他身上。刚开始，这种声音还是窸窸窣
窣的，后来有人竟然当着老师的面大声骂他：
“死同性恋！”但老师并没有在意。

“压力好大哦。”“小蘑菇头”找不到倾诉
的对象，不能和妈妈说，不能和朋友说。学校
里虽然还有两个比他高一年级的男生也是同
性恋，找他“处朋友”，但都被他拒绝了，也不
能说。
“我就用水果刀割手臂，用指甲抓手背，

抓得血淋淋的。”说着，他竖起长着尖尖指甲
的双手。妈妈发现了他手背上的伤痕，心疼得
不得了，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不会把
我的秘密告诉别人，我就说了。”去看了几次
之后，有了宣泄的出口，“小蘑菇头”感觉好多
了。自残的经历，紫轩也曾经有过，左手腕上
至今还有刀割的疤痕。

但是，如果被查出来得了艾滋病，又会怎
样？“小蘑菇头”想不到，也不敢想。这几个月
里，他想的是爷爷奶奶还指望着他这根独苗抱
孙子，要是感染了艾滋病毒，生下来的孩子会
不会也有病？他还想到了 !"岁找个女的结婚，
要是得了艾滋病，是不是很快就会死掉？他还
特别想知道，不戴套是不是一定就会感染？

他说他是忘了前来复检，他又说这几个
月来，因为担心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从未有
过性行为。他最近和一个 #$岁男孩相处一个
多月了，还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他害怕。甚至不敢抬头看那雪白的试纸
上，试剂一点点向检测区推进……

16岁艾滋少年自曝亲身经历
如果“小蘑菇头”的检测结果真是阳性，

他后续的生活很有可能成为记者要找的艾滋
少年“小艾”（化名）的翻版。

去年，小艾在网上发了一篇博客，向外界
讲述了他被查出感染 %&'后的遭遇。

博客中说，他是男同性恋者，家在宜宾市
长宁县。(岁时父母离异，一直以来缺少父爱。
)"*)年 $月，他被确诊为 %&'感染者。得知
他的病情后，父亲第一反应是将他抛弃，母亲
开始极力反对，但父亲却总说：不必在他身上
浪费金钱，他是个无底洞。在家里，他夹菜用
公筷，个人物品全部归类隔离，不仅不能出现
在家里的“公共场合”，还要用酒精消毒。
他得病的消息在县城不胫而走。从此，他

在封闭的小县城里受尽歧视。在县城里无法
找工作，不能参加团体活动，身边没有任何朋
友。从小玩到大的同学也因为他的身体情况
被迫和他疏离。他成了过街老鼠，熟人见到他，
都会绕道而行，有的人甚至会小声地骂出口。
家里的亲戚和认识的人不允许他出现在他们
活动的地方和他们小孩的身边。他经常接到
亲戚的警告电话，一旦发现自己的孩子走得和
他很近，便警告他要清楚自己是什么病，不要
和弟弟妹妹接触，让他躲起来不要害人。

学校找其他理由劝他退了学。他特别想
读书，但是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愿意接收他，怕

他去学校读书传染其他学生。无奈，他只好隐
瞒病情去外地求学，最后找到成都一家刚成
立的职业学校。但由于身体严重缺乏营养，病
情复发，他又请假回到宜宾市，寄宿在一个男
伴家里。
在博客末尾他发出呐喊：
“我只有 *$岁，一个年龄很小的未成年

男孩，却背负了社会、家庭的很多压力。没有
任何患者自愿感染 %&'。我们的一切是如此
的被动，已经承受了病魔的折磨，还要面对社
会的歧视和家庭的排挤。我也并非希望自己
是个同性恋者，相信大多数人也不是自愿。但
是我们也是人，也有生存的权利，更有选择生
存方式的权利，有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
希望受到公平对待。”

对连累妈妈“受歧视”充满歉意
记者联系宜宾同心工作组，请他们代为寻

找这个少年时，在工作组做青少年干预的紫轩
说，这个男孩是他的“弟弟”。“哥哥”“弟弟”是
男同性恋圈子里对关系亲昵的人的称呼。

曾永从资料里找到了小艾的信息，发现
他在网上用的竟是真名，这令他大为诧异。圈
子里的人在交往时都隐讳真实姓名，恨不能
把自己藏得深一点，即使是紫轩，也不知道小
艾的真名。他为何会实名曝光个人隐私？而当
紫轩联系到小艾时，他却拒绝接受采访。

从紫轩的口中，记者对小艾的了解逐渐
加深。

紫轩说，他是在小艾十四五岁时认识他
的，那时他骨瘦如柴，一个人住在医院里。有
一天，他和小艾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出来玩，小
艾走了一段路就说头晕，但又不肯回医院，说
想打麻将。打着打着，小艾又说头太晕，饿了。
紫轩给他买了吃的，送他回医院。后来，紫轩
还见过他一次，感觉他更瘦了。
记者随后直接与小艾电话沟通。他说，他

也到一个防艾公益小组当过志愿者，发现很
多十几岁的青少年成为同性恋，在外面一点
也不懂保护自己，他特别担心他们走上自己
这条道路。他很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引起社会
对青少年男同性恋的关注。电话里，他同意接
受采访，晚些时候再确定时间。

可他的想法一直在动摇之中。晚上他又
发来短信，表示只能在 ++上聊一聊。在 ++

上，他说，家里因为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
同意他接受采访。现在妈妈对他很好，陪着他
照顾他。但妈妈因为他在县里很受歧视，他不
想妈妈再受伤害。小艾还说，现在身体虽然比
以前好，但经常会胃痛，恶心呕吐。曾永说，这
些都是服用抗病毒药物后的反应。

记者再次与小艾通话，他说，妈妈为他的
病花掉了家里所有的钱，他不知道到底是谁
把他的病说了出去，妈妈工作的地方都知道
了她儿子有艾滋病，对她另眼相看。妈妈在她
经常去打麻将的地方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她一去人家就走了。妈妈特别难过，整天哭。
“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她！”电话那头，无奈

的少年放声大哭。

每年都会新增一批少年“男同”
曾永说，早些年在圈子里也有过小孩，因

为有人有“恋童”心理。他在 ),"$年就发现过
一个 -"多岁的男人和 *(岁的男孩在一起。
“这两年，小孩越来越多，每年都有一批新的
出来。”曾永说，去年有一次组织男同性恋者
活动，来了几个小孩，背着印着卡通图案的粉

红色小书包，背带上吊着一只红气球，看上去
很可爱的样子。曾永开始以为他们是不知情
闯进来玩的，问了之后才知道，他们过来也是
在 ++群里看到了消息。
“活动当然不能让他们参加，志愿者告诉

他们，一定要使用安全套。”曾永说，但他没想
到，这些孩子的回答和“小蘑菇头”一样，说戴
套“不舒服、不喜欢”。

宜宾市的同志酒吧，青少年可随意进入，
“小蘑菇头”就去过几次。更有少年可能已经
成为 ./（!"#$% &"%!提供性服务的男孩）。

)-岁的凌荣（化名）最近和一个 *$岁的
男孩小 0交往。凌荣是名感染者，但他一直没
有告诉这个男孩。他最近从小 0的 ++聊天
记录中发现，小 0很有可能是个 ./。上个月，
他和小 0到同心工作组时，有几个小孩正在
检测，曾永建议小 0也检测一下，可他说什么
也不肯。后来，凌荣从圈里其他人的口中验证
了他的怀疑。

紫轩负责青少年干预，他调查过一些高
中里的男同性恋情况。一个班级一般 )1!个，
一个年级有 )"多个班。封闭的校园让“同志
关系”变成一张蜘蛛网。
“只要一个感染了，就会感染一大片。”紫

轩不无担心地说。

他还提到，青少年有很强的征服欲，把一
个“直的”（异性恋）扳“弯”（同性恋），让他们
很有成就感。“有个 *-岁的小孩找我，我没感
觉，就找借口说万一我是直的呢，他说直的我
也要。”紫轩说。

学校男性公共浴室还有一种做法叫“捡
肥皂”。即一个男同性恋看上某个对象后，便
将肥皂扔在地上，让他去捡，如果他捡起来
了，就表示同意，如果有不知情的捡了，也有
可能被强迫发生性行为。
“导演李安拍了同性恋电影《断背山》后

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一旦有外力
入侵，性取向就有可能发生变动。”曾永说。

性教育不能再羞于启齿
++和微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打开

微信，找“附近的人”，紫轩能发现上面一大群
男同性恋者。
“男同性恋签名上有明显的标记。”紫轩

说，凡是签名上有“2”“21*,$3”“*或 ,”“2大
调”的都是，还有些标注的是知名的同志题材
电影如《断背山》《蓝雨》等。
“现在小孩的性意识萌发早，十二三岁就

在圈子里混，基本的自我保护根本不懂。”曾
永说。他认为，现在学校的性教育再也不能像
以前那样羞于启齿，必须认认真真地当一门
课教起来，也不能讳言同性恋。
“这是一个事实，你不承认也不行。”曾永

说，现实的威胁迫在眉睫，“我知道，但我装不
知道”的时代不能再继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
行为干预室副主任徐杰说，现在社会比较开
放，整个社会对同性恋虽然还是歧视，气氛相
对以前要宽松多了。同性恋活动范围大了，关
系复杂了，有一些人出现在青少年当中。青少
年处在性发育的过程当中，性取向还没定型，
便有可能受外界影响发生男男行为。
“发现这种现象后，我们也在思考对策。”

徐杰说。目前对男男性行为的常规做法是推广
安全套，进行预防性教育。但很多活动只在大
学生中展开，且覆盖人群与需求相比还远远不
够。大学以下的学生群体更加没有涉及。
“高中及以下的推进涉及义务教育阶段

和高中教育，这在国外一般都是性教育的范
畴。我们也与教育部门讨论过，他们也非常重
视。但性教育在我国发展还不是很乐观，受到
各方面影响，很多家长也不理解。”徐杰说。

未成年人尚处HIV检测盲区
自 ),,4年开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性病艾滋病中心开始推动在男男性行为人群
中进行艾滋病检测。检测过程中，各地陆续发
现有的未成年人瞒报年龄前来检测，高中生
甚至初中生被查出感染 %&'，这是此前很少
有过的现象。由于各地疾控中心目前只对 *4

岁以上的成年人做筛查，未成年人要检测时，
必须由监护人陪同。但孩子往往不愿告诉父
母他是男同性恋或可能感染了艾滋病毒，所
以让监护人陪同前来，几乎不可能。这样的规
定，使未成年人置身 %&'检测盲区。

徐杰说，对未成年人检测及检测发现感
染者后续如何处理，相关机构和人员也缺乏
经验，但这一现象，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像“同心工作组”这样的民间公益机构，
检测者只需登记一个名字便可提供检测，甚
至不核对名字真假。这样做是为了打消检测
者的顾虑，扩大检测面。但面对未成年人，民
间机构也感觉无所适从。与此同时，这家民间
机构目前正面临后续支持资金不足随时可能
关门的窘境。
“我明知他是未成年人，但既然他有这方

面的需求，我就不可能将他拒之门外。”曾永
说，可是如果检测出阳性，感染者往往不肯告
知监护人；而通知当地疾控中心，也得不到积
极的回应。他曾经为一个 *(岁的男孩做检
测。检测前，他告知男孩，如果结果是阳性，按
规定必须通知他的监护人。男孩同意了。检测
结果很不幸是阳性，曾永重申只能通知他的
父母时，他立刻转身跑掉了。
“小蘑菇头”的检测结果一波三折。在试

剂漫过检测区的 *分钟内，还是一片空白，这
让“小蘑菇头”松了一口气。但是，很快检测区
隐隐出现一条非常淡的红色，“小蘑菇头”又
担心起来，不时看看检测棒，又抬头看看记
者，眼中满是紧张与焦疑。尽管曾永一再安
慰，他还是心神不宁。曾永约他过段时间再来
做一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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